
《水浒传》中有很多朝廷军官上梁
山，除了林冲是被官府逼上梁山的，其他
大多是被梁山集团逼上或骗上梁山的。
梁山收服朝廷降将还是有原则的，要么
是朝廷派来征剿的官军将领，如关胜、呼
延灼；要么是梁山需要的有特殊技能的
朝廷军官，如金枪将徐宁；还有就是梁山
周围州府的军事主管，如董平、张清。急
先锋索超和梁山没有一点渊源，这样一
个角色为什么会选择上梁山呢？

索超原是北京大名府梁中书手下一
个下级军官，惯使一把金蘸斧。七尺身
材，面圆耳大，唇阔口方，腮边一把络腮
胡须。因他性急，上阵时当先厮杀，人称"

急先锋"。在梁中书那里他只是一个可有
可无的角色，根本没有机会出人头地。

大名府是个要紧去处，处在河北平
原通往开封的最要位置，其实是抗辽的
前线指挥部。蔡京的女婿梁中书担任留
守，宋朝重文抑武，作为前线的大名府，
武将的地位比其他地方地位高一些，这
让梁中书和手下的禁军将领有了矛盾。

杨志因为丢了花石纲，杀了牛二，犯
下命案，被刺配到大名府，杨志的到来给
梁中书整理军队带来了一个契机，在大
名府举行了个比武比赛，第一个出场的
叫周瑾，根本就不是杨志的对手。大名府
军界的实力人物为了挽回声望，向梁中
书提出由周瑾的师傅索超与杨志比武：

“这杨志既是殿司制使，必然好武艺，须
知周谨不是对手；正好与索正牌比试武
艺，便见优劣。”梁中书心想：“我指望要
抬举杨志，众将不服；一发等他赢了索
超，他们也死而无怨，却无话说。”

杨志与索超比武PK，上演了一场大
战五十几回合不分胜负的好戏，惊动了
梁中书，震动了各级军官。比武与其说成
就了杨志，不如说成就了索超，梁中书立
即同时提拔了杨志和索超为管军提辖
使，同时拉拢两个人成为军中亲信。索超
在感激梁中书的同时，最感激的还是杨
志，从此二人成为莫逆之交。

杨志成了梁中书形影不离的人物，
也成了大名府军界当权派的眼中钉，蔡
京的生日给他们提供了机遇，他们巧妙
地把杨志的护送预案透露给江湖人士，
被吴用等人智取生辰纲。这个过程中索
超是知情的，但又无可奈何。

北京大名府从此和梁山结下了“不
解之缘”。为救卢俊义，宋江率领梁山攻
打大名府。第一次北京保卫战，索超力战
秦明、扈三娘和李逵，被“百胜将”韩滔射
伤左臂；第二次大名府守卫战，索超急于
报仇，率领孤军深入敌阵，中计掉进了陷
坑被捉。索超竟然入伙梁山。索超真喜欢
梁山吗？答案是不喜欢，他在阵前是这样
骂秦明的:“你这厮是朝廷命官,国家有何
负你?你好人不做,却去落草为贼!我今拿
住你时 ,碎尸万段 ,死有余辜。”说明索超
清楚知道落草的不是好人。那为什么索
超还选择上梁山呢？

梁山上聚集了很多朝廷命官，大刀
关胜、双鞭将呼延灼等，关键是青面兽杨
志也上了梁山，能像他们一样保全性命，
恐怕是索超的一种从众心理吧。

宋江的一席话也打开了他的心结：你
看我众兄弟们，一大半都是朝廷军官。盖
为朝廷不明，纵容滥官当道，污吏专权，酷
害良民，都情愿协助宋江，替天行道。不是
我们不尽力，而是朝廷不用。最重要的是
宋江和杨志用天罡地煞理论给索超洗脑，
告诉索超他是天罡星之一，和宋江等人都
是36天罡72地煞中的下凡星主，108星宿下
凡聚义替天行道让朝廷降将都归顺了梁
山，作者也不道出其中密码，只用一笔归
之于“本是天罡星之数,自然凑合。”洗脑后
的索超幻想于星宿下凡、招安做官的光环
中，毫不犹豫地上了梁山。排座次的时候
排在徐宁之后的第十九位，相对于徐宁钩
镰枪大败呼延灼的战绩，对只是个凑数降
将的索超来说位置还是比较靠前的。

招安后，索超在征讨田虎和方腊的
过程中，冲锋陷阵，砍死田虎手下的吴
成、戴美和方腊的大将米泉。攻打杭州的
时候，索超迎战双手沾满梁山兄弟鲜血
的敌将石宝。石宝诈败，索超拔马便追，
石宝使流星锤当暗器，索超被一锤打落
马下死于非命。他用自己的生命捍卫了
当年大骂秦明的那句“你好人不做,却去
落草为贼”的正义。

魏振东，山东莱芜县辛庄镇芦城人，
1923年7月生。1941年4月，曾任日照涛雒区
中队指导员（兼地方区委副书记，后兼公安
特派员），后任侦察参谋，兼武工队队长。其
间，他与日伪周旋，多次闯进敌巢，出奇制
胜，屡建战功，威震日照城。日伪军对魏振
东闻风丧胆，曾流传着“宁打一营兵，不打
魏振东”的说法，并悬赏十万元捉拿。

涛雒位于日照南部，东临黄海，为日照
重要商埠。不仅有商船来往于上海、青岛、
烟台、龙口等地，还有北至胶州、南通青浦
的公路从中穿过，为兵家必争之地。日军占
据后，在此又修围墙又建炮楼，重兵把守，
戒备森严。

魏振东担任涛雒区侦察参谋与武工队
队长后，不时地带领队员深入涛雒张贴标
语，宣传抗日、袭扰敌人。敌人对他又恨又
怕，扬言不抓住魏振东，决不罢休。

此时，涛雒风声鹤唳，大家担心再进涛
雒危险更大，劝魏振东暂停一下。魏振东感
到散发传单引起了敌人的惊慌，说明我们
的传单起了作用。

一天夜里，他独身一人乔装打扮后进
涛雒散发传单。凭着对涛雒各条街巷的熟
悉，他神出鬼没地散发与张贴着一张张传
单。

在一个小巷口，他逮住一站岗的伪军
用手枪指着他，低声喝道，“我是魏振东，你
想死还是想活？”一听说站在眼前的是魏振
东，伪军吓得浑身颤抖，不住地点着头，连
连说：“我想活，我想活……”魏振东说：“凭
一个中国人却为日本鬼子当走狗，你死几
回都应该。现在，给你个立功赎罪的机会。”
说着从怀里摸出一卷传单，对他说，“你把
这个散发到炮楼里。”伪军战战兢兢地说：

“让，让长官发现了，那可是掉脑袋的
事……”

魏振东说：“你不会偷着扔吗，为什么
非得让他们看见。你不想干？那我现在就让
你掉脑袋！”说着，猛地拽了他一把，做出要
枪毙他的样子。伪军吓坏了，忙说：“我干，
我干……”说着双手接过传单。

魏振东又让他老老实实说出自己的名
字、籍贯。然后故意撒了个谎，警告他说：

“你们炮楼里有我放的鸽子，你若撒谎，他
们会告诉我的。”“一定，一定。”伪军点着头
说，“站完岗我就去……”

第二天，内线捎来信说，炮楼里炸了
锅：说，想不到越防魏振东，魏振东的胆越
大，竟把传单散发到炮楼里来了！

凤凰山位于涛雒西南部，海拔百米左
右，在胶州至青浦的公路西侧。从1942年开
始日本鬼子在山上修了炮楼，派兵把守。由
于居高临下，对八路军和武工队等抗日武
装在周围活动带来极大不便。武工队从山
下经过，他们就时不时地从炮楼上打冷枪。

□邓撰相

“宁打一营兵，不打魏振东”
——— 抗日英雄魏振东传奇

急先锋索超为什么

要上梁山

□朱树松

【忆海拾珠】

□刘传录

难忘与刘知侠相处的那几天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我在蒙阴县当

“知青”，在重山公社干兽医。夏秋之交的
一天，公社领导王玉田安排我接待要来沂
蒙老区体验生活的大作家刘知侠，并一再
嘱咐我，“和作家在一起的时候，不要多说
话。”“作家是你们济南来的，如果作家有
事，你可为他跑跑腿，又能回家，一举两
得。”我很高兴地接受了这个任务。

第二天下午，刘知侠在县领导的陪伴
下来到公社驻地，按照事先的安排，我引
导他来到住处——— 公社机关大院一间专
门接待领导的房间。那时的公社机关很简
陋，没有院子，是由山石傍在山坡上垒砌
起来的几排平房，外乡来任职的公社领导
都住在这里。兽医站就在公社机关前面不
远的一个小山脚拐弯处，拐弯往里走就是
有名的重山水库。

那时的刘知侠已经是五十好几的人
了，着一身略旧却整洁的深蓝色国防服。
他身体有些发福，大大的眼睛，厚厚的嘴
巴，看上去很有气势，却又和蔼可亲。刘知
侠来到房间，环视了一下，就在面南靠窗
的三屉桌边椅子上坐下来，扭头笑着不紧
不慢地问我：“小伙子，贵姓？”“姓朱，不
贵，兽医站的知识青年。”我诙谐地答道。

“知识青年好哦，就劳驾你了。”他笑了，又
说道，“我知道你是济南来的。”我跟着笑
了起来。我转身出去，到公社食堂灌了两
壶热水。那时候不像现在，公社里不管接
待多大的领导，都是住一样的房子。房间
里靠山墙一张木板单人床，上面铺着一张
高粱秸编织的席子，一床叠得四四方方的
薄棉被，端正地放在靠里的床头。一切都
很简单。

刘知侠擦了把脸，让我带他到食堂会
计那里去买饭票。我要给他去买，他执意
不肯，说要一块在附近散散步。我不敢违
拗，便和他一起去买了饭票，然后我俩就
顺路走出公社机关的大院。前面是一个小
下坡，路有点不平，他低着头顺着坡势慢
慢地走着。在兽医站的屋旁我告诉他，“这
就是我的地方”。他听后一下子笑出声来，
重复着“‘ 我 ’的 地 方 … …‘ 我 ’的 地
方……”我们走到水库边，这可是当时山
东有名的大水库——— 重山水库，一望无际
的宽阔水面，斜映在西落太阳的光辉下，
显得那么幽邃神秘。面对水库，刘知侠那
凝重的面颊忽地舒展开来，侧过头不无感
慨地对我说：“它比不上微山湖壮美！”我
的心一下子被作家不渝的情怀给打动了，
耳边顿时响起“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
微山湖上静悄悄”那悠扬的音律……

回到住处，他告诉我他要写东西，没
有特殊情况不要打扰他，尤其是晚上，有
事他会叫我的。我遵照他的嘱咐，每天过
去和他打个招呼后，就回兽医站忙我的工
作去了。大概是隔了三天的一个下午，在
食堂打晚饭的时候他招呼我，饭后到他住
处去一趟。

我来到作家的住处，他说自己有点疲
劳，想说说话休息一下。不知为什么，我总
觉得他有点郁闷，可我不敢多想，更不便
问。我看着桌子上散乱的稿纸，好多好多，
有的稿面被红笔抹过和修改过，这是我第
一次亲眼目睹大作家创作时的桌案情形。
一支蘸过红墨水的小楷毛笔，翘着笔头傲
然地横在手稿堆里一块中间凹的小石块

“笔架”上，好像在向我显示它的“威力”。刘

知侠看着我说道：“写作是个苦差事，却也
是很痛快的，能把心里话写出来。即便停下
笔来，我这脑袋也停不下来。”他一边说一
边用右手的食指敲打着他右边的太阳穴，
我看着他光憨憨地笑，不知说什么好，他却
给我说起“红嫂”的故事来……那天晚上，
虽然聊的时间不长，作家的一句话却让我
终生难忘———“我不能忘本，我是一个苦孩
子长大的，我要为人民群众而写，我要为新
中国而写。”这让我感受到一个人民作家为
人民、为祖国而写的一腔热血。

大约一个星期后的上午，公社通信员
急匆匆地找到我，叫我马上到刘知侠那里
去一趟。我立马赶到作家的住处，公社的
几位领导和县里来的人也都在那里，原来
是作家要走了，记得是要去沂南马牧池。
刘知侠看到我来了，把一个封好的鼓囊囊
的信封交给我，让我回趟济南把稿子送到
他家里，以便让夫人尽快誊写出来，并给
我描述了他家在济南的方位……我接过
信封，一种无比光荣的使命感油然而生。
我看着作家上了车，目送着吉普车消失在
远去的山路上……

回到济南，我来到了济南光明里（街）
8号（记忆如此）刘知侠的家。这是一处普
通的红砖平房，进屋东间里摆放着书案，
墙壁上悬挂着放大的刘知侠左手夹烟侧
面俯案的半身照。年轻的刘夫人优雅爽
快，热情地接待了我。

我是听着、读着《铁道游击队》的故事
长大的。我心目中的刘知侠是个大英雄，
从心眼里敬佩他，曾向往将来要像刘知侠
一样当个大作家，写打鬼子的故事，多荣
耀！

炮楼里的伪军更是周围村子的祸害———
天天派捐要粮，村民恨之入骨。魏振东决
心要教训一下他们。

一天，魏振东带几个队员，沿着一条
水沟来到炮楼附近，他发现炮楼上站岗
的伪军正抱着枪来回晃荡着。魏振东接
过队员手中的长枪，稍一瞄准，随着一声
枪响，伪军一个倒栽葱，不见了。

魏振东让大家在树丛里隐藏好。这
时，他们看到炮楼上跑出一些伪军，手忙
脚乱地不知吆喝着什么。接着，便枪声大
作，胡乱地向外开着枪。放了一会儿，见
无人还击，几个伪军便大胆地从炮楼缺
口向四下张望。魏振东笑着说：“又大了
你的胆了！”说着，抬起枪，一声脆响，一
个伪军又应声倒下。炮楼上又慌乱地响
起了杂乱的枪声。回驻地后，魏振东写了
封信，让山下的下元村保长送到炮楼里。
信的内容是历数了他们的一桩桩罪行，
警告他们停止作恶，否则将严惩不贷，下
边署名魏振东。

周仙州是个顽固与人民为敌的伪乡
长，民愤很大。魏振东想铲除这个祸害一
直没找着机会。

1944年秋的一天，周仙州听说涛雒
区三青团书记钟柏结婚，他要到场祝贺。
魏振东便想借此机会除掉他。听内线说，
这次婚礼由重兵把守，戒备森严，入场者
需持由钟柏特制的请柬才行。魏振东听
说钟柏这人比较容易争取，就让人去找
他，说魏振东想与他交个朋友，婚礼这天
将前来祝贺。告诉他，去了一定平安无
事。若不让参加就大闹婚礼，让其鸡犬不
宁。

婚礼这天，魏振东粘上胡子，戴上墨
镜，再配上礼帽、马褂、皮鞋、手杖，上上
下下扮装成商人模样。然后手提礼品盒，
大摇大摆地向钟柏家走去。由于打扮像
样，手续齐全，顺利地进入婚礼现场。

婚礼是在钟柏家大院里进行的。整
个院子人山人海。魏振东找了一会儿，终
于看到了周仙州。他正兴致勃勃地坐在
主宾席上。怎么下手呢？魏振东正在想办
法，突然看到周仙州向厕所走去，便尾随
了过去。就在他小便的当口，魏振东转身
关死厕所门，突然用手枪指着周仙州说：

“我是魏振东，想请你出去商议个事情，
走！”

“魏队长，什么事在这里说，在这里
说……”周仙州一听说是魏振东，吓得魂
不守舍。魏振东掏出一个拉雷，一下挂在
他的皮带上，然后低声喊道：“走，弦在我
手上，不听话，就让你血肉横飞。”没办
法，周仙州只有按魏振东的吩咐，与他一
起向外走去。

武工队的同志们埋伏在婚礼现场周
围接应魏振东，他们一看魏振东押着周
仙州出来，便一齐迎上来，将周仙州押到
一个小树林里。魏振东宣布了他的罪行，
然后，一枪结束了他的性命，身上贴上一
张大大的白幅，上面赫然写着几个大字：
给敌人当走狗绝没好下场！后面署名魏
振东。

1945年12月，魏振东在战斗中负伤致
残，在涛雒安家落户。

1984年10月27日，时任党中央总书记
的胡耀邦视察沂蒙山区时，在日照县城
接见了魏振东，听了他的事迹后，兴致勃
勃地为他写了一副对联：“推翻三座大山
是英雄，实现四化宏图是能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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